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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化看点12

60多年前永乐宫壁画大搬迁

文/新华社记者 刘翔霄

在今天的山西南端、黄河北岸，坐落着元代建筑

与壁画交相辉映的“国保”（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

位）——永乐宫。这处建于元早期的著名道教宫观有

4座气势恢宏的殿宇，堪称中国元代官式建筑的典

范，各处殿宇四壁上还绘有无与伦比的精美壁画，总

面积达1000余平方米，被誉为中华艺术的瑰宝。

令人难以置信的是，60多年前，连同它的整

体建筑和巨幅壁画在内，永乐宫曾经历过一场世

所罕见的“乾坤大挪移”。

1956年，出于治理黄河的需要，决定修建三

门峡水库。由于永乐宫原址恰好位于水库的计划

淹没区内，国务院特批对永乐宫进行迁移保护。

这样一个浩大的工程，在中国史无前例。永乐宫

壁画保护研究院工作人员张青告诉记者，建筑的搬迁

还相对容易实现，但壁画的揭取当时在我国无先例可

循。况且，永乐宫壁画当时已经有700多年的历史，粘

力大减。“泥皮土墙一碰就碎，一时间难倒众人”。

壁画搬迁之初，两位“洋专家”被请来了。他们

根据西方经验，提出将化学药品注射进墙体，软化

壁画后再进行揭取。但是这种办法对泥皮土墙的永

乐宫壁画是否安全有效？“洋专家”并没有十足的把

握。不仅如此，他们还提出了数百万元的高额费用。

“当时，我国正处于经济困难时期，永乐宫搬迁的

全部预算额都没有‘洋专家’提出的这一项价格高。”

“山西古建筑保护第一人”柴泽俊时任永乐宫迁建工

程施工组组长，他在生前接受新华社记者采访时说，

“洋专家”请不起，我国“土专家”决计自力更生。

鉴于各殿墙壁几乎全部是作画之处，每面墙

壁都由数十平方米的壁画连接成一体，如果整壁

揭取，面积太大，必然导致壁画的破碎。经过周密

研究，人们确定了完整的永乐宫搬迁方案，即临

摹、揭取和修复三步方案。

为了保护壁画、不触碰壁画，永乐宫壁画的

临摹就用了将近1年时间。

从1959年3月至1960年6月底，人们开始对

壁画进行揭取、包装和迁运，并对宫殿建筑进行

编号、拆除，将它们运送到25公里以外的新址处。

据柴泽俊生前回忆：人们先要避开画面的精

细部分，在尽量不损伤画面的地方，把壁画分割成

2平方米到6平方米大小不等的画块。然后预制与

画块相等的木板，在木板下端安装角铁。木板靠近

画面一侧，根据墙面的凸凹不平，用旧棉花和拷贝

纸加以铺垫，依附于画面上，即行揭取。揭取下来

的壁画，四周用木板装订，背面木框压牢，形成一

个木箱，空隙部分用棉花填充压实，并标上编号。

箱子特意做成了上下可通风式，以防止壁画受潮。

为防止壁画在路上受颠簸遭损坏，柴泽俊拉

上手推车，在壁画的必经之路上先后做了4次试

验。“推着车稳稳地走，去一趟下来要用 7 个小

时，今天去了明天再回来。”最终，他摸索出了将

轮胎气压降低、车速减慢，才能使震动减到最小

的经验。后来，人们使用汽车前后运了400多趟，

才将壁画安全送达。

从1962年下半年起，人们又耗时将近4年，

才完成全部壁画的加固和复原。而整个壁画的揭

取、复原共计花费30多万元。经过专家和操作工

人的协同努力，不仅使珍贵的元代建筑和壁画得

以完整保存，更是为国家节约出了一笔巨大的开

支。

永乐宫搬迁开创了中国壁画整体搬迁的先

河，并创下了多个之“最”。“搬迁壁画面积最大，

达1005.68平方米，留存手写资料最多，有20000

余页。搬迁建筑占地约15公顷，搬迁建筑构件重

达10吨，而项目骨干人员年纪较轻，平均不到30

岁。”张青说。

和马头琴大师齐·宝

力高比肩的达日玛，19 岁

以前从来没有接触过马头

琴。当时马头琴主要流行

在内蒙古东部区，而在内

蒙古西部的伊克昭盟并不

多见。1944 年出生于伊克

昭盟杭锦旗的达日玛，从

小受父亲影响，爱上了音

乐。上小学时，跟着海龙喇

嘛学会了三弦和四胡。小

学毕业考上了伊克昭盟二

中。那个时候，他的愿望是

好好学习，将来出国留学，

回来建设祖国。可是，因家

庭变故，他不得不离开学

校随父亲到鄂托克旗谋

生。那天，他骑着毛驴，看

着越来越远的学校，走了

一路，哭了一路。

辍学后的达日玛，一

边在父亲的小裁缝铺干些

杂活，一边练习弹琴，正是

音乐改变了他的命运。不

久旗里搞文艺汇演，能拉

会唱的达日玛一鸣惊人，

获得一等奖，旗领导当即

就把他招到了新组建的乌

兰牧骑。

1959 年 3 月，14 岁的

达日玛成了乌兰牧骑年龄

最小的队员。每年4月底5

月初，乌兰牧骑就开始下

牧区，整个鄂托克旗方圆

几百公里，他们坐着马车，

今天到这个嘎查演出，明

天又将欢歌笑语送到另一

个蒙古包，风餐露宿，长途

跋涉，乌兰牧骑的生活是

艰苦而快乐的。

“一专多能”是乌兰牧

骑对每个队员的要求，达

日玛被派到内蒙古歌舞团

学习小提琴，这为他日后

将小提琴的演奏技法运用

到马头琴演奏中奠定了基

础。

1963 年，乌兰牧骑又

派达日玛到内蒙古歌舞团

学习马头琴，从此，马头琴

便陪伴了他一生。他先后

和布仁、钦达格、阿巴干希

日布学习传统民间演奏

法，后来还和齐·宝力高学

过。在这段时间里，达日玛

苦学苦练，掌握了马头琴

的各种演奏技巧。

1965 年，达日玛调到

了自治区直属乌兰牧骑，

准备参加全国巡演。为了

让全国观众欣赏到乌兰牧

骑精湛的表演，达日玛练

琴练得更刻苦了。每晚夜

深人静时，他便背上琴到

满都海公园一直练到凌晨

两三点钟。就这样，在汇报

演出中，达日玛的演出获

得满场喝彩，第一个通过

了审核。从此，达日玛将这

一天定为自己马头琴演奏

的纪念日。不久，乌兰牧骑

在全国巡演圆满成功，而

达日玛的马头琴独奏也成

了乌兰牧骑演出中最受欢

迎的节目。于是，达日玛萌

生了谱写一首马头琴曲的

想法。

经过艰辛的努力，一

首反映草原牧民生活的马

头琴独奏曲《牧民新歌》诞

生了。从此，他创作出一首

首马头琴曲，曲目中，不仅

有反映蒙古族现代生活的

《遥远杜伊》《欢乐的牧人》

等，还将名曲《祝福》《二泉

映月》首次改编成马头琴

独奏曲，极大地丰富了马

头琴的演奏内容。渐渐地

达日玛以马头琴演奏出了

名，多次赴京参加各种大

型活动的演出，达日玛将

这一切荣誉都归功于乌兰

牧骑，他说：“是乌兰牧骑

让我有了学习的机会，锻

炼的机会，学会了拉马头

琴，学会了写曲子，所以乌

兰牧骑就是我的大学。”

传统的马头琴多为琴

手就地取材，自制自用，没

有特别规定的制作标准，

琴箱用硬木作框架，正反

面绷上马皮、牛皮或羊皮，

琴弦琴弓均为一束马尾绷

直而成，演奏时，用马尾弓

摩擦马尾弦，发出浑厚悠

扬的声音。

随着马头琴演奏走向

全国各地，传统材质制作

的马头琴受环境气候的影

响，缺陷越来越明显。在演

出合奏时，每拉完一曲就

得定弦；到南方演出，由于

湿度大，马尾弦特别容易

断，有时一曲拉完了马尾

弦也断完了。所以，每次到

外地演出达日玛都是提心

吊胆，怎么改变这种状况

也成了达日玛的心病。

一次在赴巴基斯坦访

问演出中，他看到当地乐

手用一种与马头琴相似的

乐器演奏，音色悦耳，用不

着经常定弦，再细看琴弦，

用的是钢丝弦，顿时让他

大受启发。回国后，他立刻

与老友齐·宝力高反复探

讨，多次实验，最终将马头

琴改为钢弦，并使之规范

化。改革后的马头琴获得

了轻工业部三等奖，内蒙

古科技一等奖。

后来，达日玛对这项

改革成果又从理论上给予

说明，并写出了论文。经过

达日玛和众多马头琴艺术

家的共同努力，马头琴逐

步走上国内和国际更大的

舞台。

2001 年，达日玛离开

了他深爱的乌兰牧骑，退

休回到家中。但他并没有

闲下来，而是总结 40 多年

的音乐工作经验，对于马

头琴的演奏技巧和理论，

进行了全面的思考，为马

头琴世界化继续贡献力

量。

他总结自己的一生做

了三件事：一件是编写了

规范的马头琴教材；第二

件是用钢弦替换了过去马

头琴的马尾弦；第三件是

创建了草原女子马头琴部

落。

说起草原女子马头琴

部落，还得追溯到他退休

后办培训班。在办培训班

的过程中，他发现女孩子

学了马头琴在未来的求职

中并没有明显的优势，他

苦苦琢磨，突然产生了创

办一个女子马头琴演出团

的念头，与妻子商量后，得

到妻子支持，他们想，如果

姑娘们能够一改坐着拉马

头琴的传统演奏方式，在

舞台上边唱、边跳、边演

奏，就能充分展示姑娘们

的青春活力。

这种创新性的演奏方

式确定后，夫妻二人便分

头干了起来，妻子孟根珠

岚是舞蹈演员，她负责姑

娘们的形体训练，培训她

们的表演和歌唱。达日玛

负责编创适合演奏的曲

子，将马头琴改造成适合

站立演奏的样式。整个过

程倾注了他们的全部心

血，节目排练好后，他们自

费为姑娘们定制了各种演

出服，接着又带着姑娘们

去内蒙古各旅游景点和全

国各地巡演，每到一地都

受到观众的热烈欢迎。

2008 年，达日玛接到

蒙古国首届世界马头琴艺

术节的邀请函。姑娘们第

一次走出国门，在艺术节

上举办了近两个小时的专

场音乐会。姑娘们边唱边

跳边拉琴的演出形式，充

分展现了青春活力，令各

国观众倾倒。

为了让姑娘们得到更

好的发展，达日玛夫妇经

过认真考虑，决定把草原

女子马头琴部落整体交给

内蒙古青年艺术团。成为

艺术团的正式成员，姑娘

们有了更好的前途，让达

日玛夫妇倍感欣慰。

2020 年 3 月 19 日，马

头琴大师达日玛因病逝

世，他的一生与马头琴相

伴，他的琴声将永远回响

在祖国大地上。

（内蒙古老作家、艺术

家口述史记录工程）

达日玛

达日玛：马头琴陪伴一生
文/李 悦 王新民


